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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、施所以別開蹊徑，急著為個人謀出路的重要理由之一，是面臨中生代美麗島律師群的挑戰，尤清早就當台北縣長，而阿扁更一躍為台北市長。九六年，許信良最有機會代表民進黨一圓他從小立志的總統之夢，未料來了一位輩分更高的台灣民主先驅彭明敏教授，使他的大位失算，鬱卒不已。

每逢選舉的季節，平素已不甘寂寞的許信良、施明德總又會讓他們的言行衝上新聞的第一版；不論他們是否已是政壇的泡沫，仍舊是主流媒體青睞的巨人。

日前，許信良應梁肅戎的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」邀請演說，而施明德在爆出競選高雄市長後，在成大擔任駐校政治家，兩人異口同聲批評阿扁總統兼任黨主席。除非永遠不看電視，否則施明德、許信良總會出現在你家的螢光幕上。

這二位二、三十年前黨外運動的健將，許在中壢事件時，不知贏得多少台灣人的掌聲；而施在美麗島事件的大逃亡中，也不知有多少人為他流淚，為他祈禱。在度過了禁錮、漂泊的歲月，他們終於成為台灣人政黨的主席。

不知是台灣歷史宿命的作弄？抑或是他們性格的叛逆？他們竟又脫離了台灣人民，投奔昔日壓迫他們的統治者。施氏稱他立委落選，是「台灣人民的恥辱」，那麼能不能也說：他是被台灣人民唾棄？

許先生是由國民黨栽培，由留學以至省議員的青年才俊，為選縣長而脫黨，而走入反對運動又流放美國。洞燭時務，善於機變。施先生是少數台灣人投考軍校，在軍中因台獨案入獄，釋放後加入美麗島政團，又二度坐了長牢，其智其勇，非常人所及。一九八九年許偷渡返台被捕，全台為他大遊行，九一年即繼美麗島大老黃信介之後就任民進黨主席，其後施又繼之，兩人前後任主席近七年之久，這正是李登輝第八任總統的時代，刑法一○○條被修正，台灣民間社會力逐漸釋放，李登輝甚至公開說：「中國國民黨是外來政權」。

許之為主席，展現旺盛的企圖心，九三年在黨慶時宣稱「執政在望」，而事實選票要過三成，已談何容易。政局長期的凝滯，而個人當權之時有限，若能乘機操盤轉向，讓民進黨「轉型」，於黨於個人將有大的突破。許卻不顧該黨在九○年「台灣主權獨立，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的決議，宣稱民進黨不會片面宣布台灣獨立。這在當時，是在撕裂民進黨的黨魂。最嚴重是九五年許大唱連國民黨都想不到的「大膽西進」，並先把兒子送北京就學。不久，施主席提出「大和解」，輿情譁然，其企圖要與新黨作策略的聯盟，昭然若揭。在台灣人猶被外來者所宰制，悲劇的歷史猶未澄清，名為和解、寬恕，與對方喝咖啡，實則輸誠、屈服，自取其辱。然而施的戰略是聯合反對李登輝的「新國民黨」，來蠶食國民黨，新黨比民進黨小，民進黨主席就有機會。果不其然，若不是張晉城的跑票，施早就成為立法院院長。施之陰柔工計，可見一斑。

許、施所以別開蹊徑，急著為個人謀出路的重要理由之一，是面臨中生代美麗島律師群的挑戰，尤清早就當台北縣長，而阿扁更一躍為台北市長。九六年，許信良最有機會代表民進黨一圓他從小立志的總統之夢，未料來了一位輩分更高的台灣民主先驅彭明敏教授，使他的大位失算，鬱卒不已。許先於施為主席，但以「台灣曼德拉」自居的施，並非無心於大位，在客觀形勢不足下，淹沒了二人矛盾的表面化。施攻立院，許攻總統，九九年施又與劉松藩搭檔，功敗垂成，終被李登輝支持的王、饒配所乘，近日還傳出了期約賄選的醜聞。

二千年大選，是許的最後一戰，然敗絮之身，已無力撼動羽毛已豐的陳水扁，選前悲壯的告別了民進黨。「同志們，我們分手吧！」一個少十來歲的後生小子入主總統府，施總可以做個「執政聯盟的總工程師」吧！他堅持聯合親、新二黨組閣，拉下王金平的路線未遂，使他悻悻的退黨了。

那一天起，他們成為媒體充氣的巨人，得到無比的溫暖與榮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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